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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完年，心思不自觉就到
了元宵节。不论是邻居串门、亲
戚拜年、朋友间走动，相互之间
已开始约：“十五，我们一起看灯
去啊？”如临近十五，熟人见面一
定会说：“走，看灯去！”说这句话
的的时候，像极了北京人打招呼时
“吃了么，您呐”的口头禅。脱口而
出的这句话，似乎无关年龄、无关
性别、无关身份、无关贫穷或富贵，
只要是老大庸人，老的少的、男的
女的、乖的丑的、穷的富的，无一
例外，都是从小听到大，从小说
到大。
大庸有句俗话：“三十晚上的

火，十五晚上的灯”。记忆中的过
年，是腊月三十凌晨就开始的
“赶年”，这是土家族独有的习
俗，丰盛的年夜饭腊月二十九就
开始准备，待转钟，一大家人早
早起床，洗漱停当，满心欢喜地
“团年”。大人们小心翼翼，凡事
想讨个好兆头，小孩子多是在睡
梦中被叫醒，有点迷糊又有点兴
奋，屋外是漆黑一片，屋内却灯
火通明，土家人的“年”，最讲究的就是
“边吃边亮”。如吃完团年饭，天麻麻
亮，此时打开通夜紧闭、不漏丝毫风的
大门，放一挂鞭炮驱邪，听鞭炮炸的越
响，主人的心情才越舒畅。一年的这一
天，再远的人都会往家赶，再勤劳的人
也歇了下来，所谓“麻雀都有个三十初
一”。而年三十晚上则一定会把柴火备
足，把火塘烧旺，一家人齐齐围着这团
滋滋作响的大火，守岁，也守压岁钱。
这时的长辈一定特别慈善，尽量说着好
听的吉利话，在他们觉得合适的时机拿
出红包，不让每一个孩子失望。孩子们
也变得特别乖巧，不想错过一年中最丰
厚的一次零花钱。有了钱，就期待着去
城里看“十五晚上的灯”。传统习俗的
“灯”，不是现在孩子们打卡拍照的景观
灯，也不是精心布置的灯展和灯谜，甚
至可以说不是灯，你肯定好奇，会问：
那是什么呢？此“灯”非彼“灯”。它是
花灯、高花灯、龙灯、板板龙、蚌壳
灯、狮子灯，它是大鼓、三棒鼓、渔
鼓，它是采莲船、打溜子、阳戏、傩戏
⋯⋯它是人人都会哼上几句、比划几下
的娱乐，它是千百年来沉淀在大山深处
的文化，它是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孕育
出的枝繁叶茂的民间音乐、歌舞、戏
曲、器乐，它是传统也是传承，目前有
很多节目已被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汇聚了各方神圣的元宵灯会自然也成了
省级非遗项目，誉为全国五大灯会之
一，至于观看四川自贡人巧手制作的灯
会（展），不过是近几年才有的事。
老辈人遵从“初一不出门，初二拜

丈人”习俗，乡村的艺人是顾不得这些
的，走的早的队伍甚至不分三十初一。
这些队伍以花灯为最多，正如清人竹枝
词所写：“村村灯戏闹元宵，杏扇翩翩手
慢摇，月上东山人未睡，歌声听唱雪花
飘。”“二人转”式的文花灯需要给一旦
一丑两个角色化好妆，5～7名玩灯者拿
起一鼓两锣两钹和一把二胡等家伙什，
打着特制灯笼作为标志（这种灯笼制作
颇为讲究一律用在田泥沤过、火炕上烟
熏过的楠竹丝篾编织，箱子样的六面糊
封浸过桐油的牛皮纸，绘花鸟虫兽，写
花灯班名），一行人喜气洋洋、热热闹闹
就出发了，灯笼就是招牌，看上去煞是
醒目。除了花灯，龙灯、狮子灯等各种
“灯”，都会按照平日训练的角色分工，
看似杂乱实则颇有章法、颇为讲究的纷
纷出场了。于是，乡村的各个场所就变
成了戏台，“呀啊呀嘚儿喂”的唱腔此起
彼伏，各个脚落就充满了喜气，各个人
群就有了欢声笑语，这种看得见的热闹
会一直延伸到每一处有烟火气的房子。
玩“灯”的挨家挨户表演，自己嗨起来
也让观众跟着嗨起来；看“灯”的一步
不离尾随，一遍一遍，慢慢地或多或少
都能哼几句；主人家多是笑脸相迎，表
演结束后会给个“礼信”，以前是糍粑炒
米，后来或给香烟，或给红包，不拘多
少，尽心就行。玩“灯”队伍总是三个
一群，五个一伙，走村串户，两支队伍
若不巧相逢，看热闹的人自是要窜掇他
们比试比试，无论输赢，散开后又分别
开始下一场⋯⋯正月十五之前的乡村，
每天都在重复这样的场景，幸福的日子
被演绎的精彩纷呈！
高潮在正月十五这一天。吃完早

饭，各个演出队伍，以及蛰伏在各个山
村的男女老少纷纷出动，从村道汇入乡
道，从乡道奔向庸城，好似发源于各个
山头的水，涓涓细流，从山到沟，从沟
到溪，由溪入河，由河入江，奔流不
息，最终百川归海，让庸城成为一个欢
乐的海洋！这些民间艺人，这一盘盘
“灯”，在当时尚不开放的乡村，是父辈
们津津乐道的开心故事，是孩子们认知
外界的一个渠道，这盏民间艺术的
“灯”，不经意间，也点亮了许多人心里
的灯！经过十多天挨家挨户演出的练
习，团队配合得越来越默契，便多了些
自信，都会觉得自己的队伍“逮得好”，
未到城里，相互之间已开始斗戏，现在
已是景区的马儿山村，曾经有支龙灯，
不知什么原因提前回家了，一句歇后语
“马儿山的龙灯——越舞越转（回）去”
便流传至今。民间艺术家们一般会赶在
上午十时进城集中，不及中午，城里的
车就开不动了，演出的区域已开始交通
管制，专门在街道边搭起来的戏台遍布
各处，工作人员有条不紊，为这场从上
午就开始、持续不断、直至转钟的竞相
演出排兵布阵。除了他们在台前，台下

还有警察、消防、通信、城管、
应急、医务人员、媒体记者等各
路人马严阵以待，为主角的出场
作最充分的准备。
主角是谁？其实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在乎。于演出队伍而
言，谁出场谁就是主角；于保障
人员而言，谁负责谁就是主角；
于演出盛宴而言，十五这天就是
主角；于观众而言，自己就是主
角；于庸城而言，我们就是主角！
华灯怒放，满城尽欢。此

时，大街小巷，灯火通明，人流
如织，这种看似无序，实则有心
的人流不管从哪条街道哪个巷子
涌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靠拢。
人流从一个戏台接着下一个戏
台，从这台节目接着下一个节
目，分正反两个方向在演出区域
转动。这个时候的城里，人挨着
人，人挤着人，除了人还是人，
让人一下子就想起了赵本山宋丹
丹的小品：“那家伙，那场面那是
相当大啊，那真是锣鼓喧天、鞭
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人流带着你不由自主的朝前走，
大部分观众此时已找不见想看的演出队
伍了，这似乎丝毫不影响大家的心情，
戏台在演些什么也不重要，顺着人流走
成了唯一的选择。说是走，很多时候是
不需要你动脚的，走着走着就踩不着
地，被周边的人“腾空”了一把。即便
这样，仍各司其职，各得其乐。演员一
板一眼，照演不误；观众前呼后拥，照
走不误。一年中的这个重要时间，正月
十五闹元宵的这个关键时节，人们在乎
的是，你有没有上街走一走，挤一挤，
至于具体要干点什么，都已不重要了。
这样的盛会，以前纯属自发，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政府意识到旅游和文化
不可分割，于是有意组织，扩大规模，
这样既顺应民意，又能把诗和远方结合
起来，何乐而不为。起初的几年总有些
不周到之处：记得有一年所有手机打不
通，原来是人群过于集中，通信跟不
上，第二年就有了通信保障车，而事前
大家都忽略了这个问题；有一年沿街单
位和商铺燃放欢迎演出队伍的鞭炮炸伤
了几个人，第二年就禁止放烟花爆竹
了，人们的热情就换了另一种表达方
式；有一年一群群年轻人摆的长龙阵冲
散了不少演出队伍，上戏台时许多队伍
班子不齐，演出时接不上，添了笑料，
第二年由武警特警组成的人墙就出现在
重要节点⋯⋯有那么几年，散场前后会
看到寻人启事，总有那么几个粗心家长
弄丢了自己的孩子，而丢失的孩子也总
会出现在派出所内，帮助孩子找妈妈成
了警察叔叔这天必须完成的重要又开心
的光荣任务。即便这样，对于正月十五
闹元宵，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怪罪，没
有人因此对盛会有异议，这些失误，这
些不周到，反而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
资，一年一年，口口相传，津津乐道。
后来，因突如其来的疫情，元宵灯会中
断了几年，倒让庸城的人们一直念叨，
不准聚集的规定显然没能阻止人们赶热
闹的脚步，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就算
没有演出和斗戏，街上依然摩肩接踵、
水泄不通，于是有人就开始提意见：禁
而不绝，何不顺势而为？
集聚了各方民间高人的演出无疑是

精彩的，无论是白天的“巡游演出”还
是晚上的“驻台表演”。这些忙碌了一年
的民间艺人，此时才把艺术的天性释放
出来，在这个全民狂欢的日子里挥洒自
如，左边“小呀妹子开店呀坐在大路边
⋯⋯”显示出花灯的热闹，右边“沉香
啊秋儿啊⋯⋯”展现了阳戏“金线吊葫
芦”的风格独具，韵味无穷，唱的那个
投入，把敬业和功底毫无掩饰地写在了
一张张脸上，台下的观众伸着脖子，不
知不觉随着熟稔的曲调、熟稔的唱词一
唱众和，无比的满足和惬意。没有人吝
啬自己的表情，观众似乎一直表演着笑
脸，惊喜不断，欢呼不断。此时的庸
城，充斥着莫名的兴奋和躁动！这一
天，会是小孩子留在灵魂深处、伴其一
生的记忆，有高高骑在父亲的肩头，左
右好奇打量的威风，也有一个人低矮站
在地上，抬眼望去全是黑压压的腿，犹
如仰望高大树林的无奈；这一天，是年
轻人可以放肆的天堂，在街上一个接一
个摆成长龙队形，在人群里钻来钻去，
或者以各种扮相呼朋唤友，搞怪搞笑，
要多开心有多开心；这一天是中年人难
得的轻松时刻，辛苦了这么久，所受的
累和委屈，需要清空负面情绪，蓄积正
能量，此时去走一走，挤一挤，听一听，唱
一唱，一切便释然了；这一天，是老年人满
足的回望，饱经风霜，喜逢盛世，原来世界
就该是这个模样 ！这一天，是冰雪过后
的万象更新，是繁华过后的周而复始，似
乎有了这一天的洗礼，就有了面对“雄关
漫道真如铁”的从容，就有了“而今迈步从
头越”的自信。这场辉煌演绎毫无争议的
成为了张家界这座旅游城市一道殊为难
得的文化大餐，让人看到心之所向，是怎
样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
听说拉二胡的邻居大爷，今年要随着

村里的花灯登台表演了；听说把花灯演的
出神入化的那对老夫妻有了传人，今年也
来了；听说爱乐乐团和其他地方来的老
外，今年也要一起演出；听说马儿山的龙
灯已舞得炉火纯青，今年要上央视了⋯⋯
十五将至，又将万人空巷，传统和现

代结合的闹元宵，不知该是何等的景
象？心里正念，耳边就传来了一个声
音：“走，看灯去！”

走

，看灯去

！

云海

尽管我离开官地坪镇已有二十几年，但在所有
的梦里，我都会回到这个偏远的镇子里。不是在车
耳溪水库划船就是在青佛寺诵经。最后却总是在漫
天的雪花中被遥远的木鱼声惊醒。于是，青佛山的
雪便成了我日日的牵挂和最朴素的乡愁。
时光在一场又一场的大雪里退却，我却在这一

场又一场的大雪里像个故事般长大了、又变老了。
青佛山的雪，却依然是最新鲜、最年轻的雪。她落
在明代的寺庙上，落在庙侧的柿子树上、落在酣睡
的棕叶上、落在一丘丘的烟地里，也落在我古旧的
记忆深处。
青佛山的雪安静从容与世无争。在黛蓝色的天

穹下，晶莹剔透的树枝像音符一样高低错落地排列
着，旋律如丝绸般滑过心弦，仿佛蝴蝶在花丛中翩
翩起舞，又像是泉水在山间叮咚。丝丝缕缕，欲说
还休。山草盖着厚厚的被子，幸福得像一块即将熔
化的巧克力。双手抚摸着古老的石碑和文字，心中
有诗，却再无远方⋯⋯
站在明朝的石阶上，放眼望去，整个青佛山都

是白茫茫的一片。3000亩绿色的棕叶变白了，800
亩的烟地变白了，一垄垄新翻的土地变白了⋯⋯幸
好住在半山腰的俊勇同学家里的两只大黄狗和三只
黑山羊给这片白添了些颜色，不让青佛山显得太单
调。而此时山下的赵家坪村却在1600亩油茶树的包
围中勃发着绿油油的生机，竟没有半分冬日萧条的
模样。我有了个大胆的设想：如果从平头界、夹河
湾那边看过来，青佛山像不像一颗带着绿肥叶子的
花椰菜呢？
青佛山的雪沐浴佛法神圣庄严。传说中的青佛

寺有一神秘铜钟，钟声如雷，湖南湖北两省的桑

植、慈利、鹤峰三县皆可闻，唯失道者闻知会头痛
欲裂。次日必带上香烛纸钱前来请罪，以此乞求佛
祖谅解。虽然这个神秘的地方现在只剩些故事，而
且长满杂草和青苔。但洁白、神圣的雪可以招魂。
可以把一尊佛从传说中请出来作法，也可以把一个
人还给历史囚禁起来。青佛山的雪从天上落下来，
仿佛观音菩萨抛洒的甘露水，为众生化解灾难并滋
润万物，使之起死回生。
青佛山的雪又像松软的棉花糖，可以把冬天甜

缺一只角。踩在山巅厚厚的积雪上，随意在草丛上
抓一把雪丢进嘴里，那滋味儿，入口即化，松软香
甜。又抬手仔细地从树枝上掐下一小截冰凌含在嘴
中，冰得我“滋”出一口凉气，便犹如吞下一口 2
分钱的老冰棍，麻溜地滑进肚子里去了。身体和回
忆，也瞬间被激活了。
在春天烟地里挖野葱的是我，在秋天的油茶园

里捡茶籽的是我，在端午前去山上摘棕叶的是我，
在冬天爬上山顶采雪煮茶的依然是我。还有那一垄
垄被白雪覆盖的地里种的是土豆，春天一到，它们
就会开出鹅黄的小花，并在地下悄悄孕育出淡黄的
果子。
阳光从天上洒下来，被脚踩过的地方慢慢地渗

出了水，我一点也不觉得遗憾。我知道，这样的
雪，在 5月油桐花开的时候还会下一次。就像到了
秋天，这满山的烟叶和棕叶就会变成红色的票子装
进俊勇同学和其他村民的口袋里一样。
无论我们怎么成长或老去，青佛山的雪依旧是

新鲜又年轻的，她不记得那些旧年的雪的模样。但
我们记得下雪的夜晚一碗茶油炒饭和腊肉白菜炖粉
条的滋味。

青佛山的雪
甄钰源

情牵元宵节

元宵节是个浪漫的节日

一位俏丽娉婷的仙女

从远古的传说中踽踽而来

用漫天飞溅的礼花

展示一种醉人的祥和与惬意

元宵节是个思念的节日

万千少女走出闺房

从赏花灯的途中寻寻觅觅

用满腹经纶的才华

邂逅一种烂漫的温情与蜜意

元宵节是个团圆的节日

诠释了多少个游子梦

从鞍马劳困中疲惫归来

用饮水思源的情怀

书写一种缠绵的诗歌与远方

走进元宵节

走进元宵节

元宵节是一盏渔火

点亮灯笼、灯楼和灯树

点亮城市乡村

点亮每一个人激动的心灵

走进元宵节

元宵节是一首歌谣

唱响河流、山川和荒原

唱响五湖四海

唱响每一个龙的传人的情愫

走进元宵节

元宵节是一串音符

摇曳天空、云彩和星空

摇曳祖国母亲

摇曳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憧憬

走进元宵节

元宵节是一幅风景

勾勒春风、春雨和春天

勾勒美好未来

勾勒每一个中华儿女的骄傲

吹响新时代的号角

是谁采撷的绵绵细雨

让鸟语花香从树梢徐徐溢出

是高跷走出的欢乐

是旱船载来的喜庆

挤满大街小巷挤满樵村渔浦

是谁簇拥的和煦春风

让灯的世界洋溢着笑逐颜开

是喧天锣鼓的嘶吼

是开心爆竹的震撼

构筑不眠之夜春天的交响

是谁拉开舞台的帏幕

让月圆之夜成为一盏盏灯谜

是月色含蓄的表达

是万家灯火的交融

闪烁眉宇间辉煌而灿烂的笑容

是谁春天深情的吟诵

让万户千家充满安康与祥和

是党的二十大主题

是迈向新征程的步伐

吹响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号角

元宵节行吟 （诗歌三首）
丁宇

乡下的家，爹种了些果树。说果树长大，可以
摘果，冬天可以避风，夏天可以遮荫。爹从乡场上
买回樱桃树、梨子树、板栗树、桃子树、柿子树、
核桃树、桂花树、枇杷树苗子，堆在门口一大堆。
我帮着爹挖土种树，问爹爹，种这么多果树，到时
长大结的果摘都摘不完，不用再花钱买。爹笑笑，
是啊是啊，你们小时候哪儿有那么多水果吃啊，顶
多砍柴时带回几个八月瓜，现在多种些果树，好好
让你们解解馋。是的，小时候在乡下，老望着别人
家院里高高的梨树和黄黄的梨果咽口水，直到遇见
南门口老家后院的那棵桑叶树。岁月真是个奇怪的
东西，老让人念想，后院，那棵桑叶树啊⋯⋯
时间倒回到那个傍晚，放学回家的姐姐神秘地

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一样东西，那是用一团小棉花
包着的好小的一层纸，纸上有好多小泡泡点点。我
看了半天猜不出是啥，姐神秘地告诉我，那些个细小
的点点泡泡能生出小蚕儿来的，但得要天天捂着，捂
暖和。说完，赶紧包好塞进裤袋儿，晚上睡觉时还压
在棉套下，我一看，真的是感到莫名其妙，到底是
啥？搞的那么紧张。隔几天，姐放学回来，手里多了
一个纸药盒盒，手掌大小，里面放着一些叶叶儿。姐
姐举到我眼前让我看，我凑近一看，啊，小白虫子，好
小，就在叶叶儿上！我惊呼。姐笑说，怕啥，那是蚕
儿，就是那天那些小泡泡里钻出来的，还有一些没出
来完呢。我真好奇了，问姐姐那蚕儿吃什么？姐指
了指叶儿说，蚕儿吃桑叶。
就在那天，我知道那些小虫儿长大可以吐丝，

吐出的丝可以用来做衣服。姐姐经常到巷子斜对面
的航校工厂里面去悄悄摘桑叶，回来后用水洗，我
就拿着干帕子帮着一片一片擦干水，姐说蚕儿不能
吃带水的桑叶，不然会胀死。爹回来看见，说了
声，后面小院里就有棵桑叶树，去摘了养蚕。我和
姐一听，惊喜不已，“真的真的？”赶紧走出屋子，往巷
子后院儿跑去。
原来后院天井那棵树是桑叶树，叶子比航校工

厂的桑叶要大很多，取代了我们心目中小小的桑叶
模样。自从知道那棵树就是可以养蚕的桑叶树，我们
眼里便有了风景。
寒冷的冬天过去没多久，桑叶树就一点点发出

绿芽，绿芽开始是树上的小点泡，几天便能见绿，
再慢慢伸出细细的芽叶，然后，一天一见，叶长得
很快，半月后，已是满树黄绿黄绿的叶，半月后便
可养蚕。
初夏时，早已满树翠绿，枝长叶阔。不知不

觉，叶片间的树梗上结满了绿色的刺渣渣的小坨

坨，像小葡萄的模样。过了些日子，那些“小葡
萄”逐渐长成小青果，仍然像葡萄那样布满了小颗
粒，却没有葡萄那么大。到满树的小果子变得紫红
时，我们几姊妹却不敢摘来吃，怕有毒。那是我们
没有见过的果子。满树的果子，夹在那些叶子之
间，紫红的透了，便从枝叶间掉下来，落在天井的
青苔上，静静地瞅着我们。我们站在树下，望望
树，再望望地上掉的紫红，觉得那些紫红像极了乡
下的三月泡儿。心想，那三月泡是山间野长的，都
能吃，难道这不能吃么？便试着摘一个送到了牙齿
尖。这一送，就放不下了，一会儿从屋里跑到后院
摘一捧回来洗一下就往嘴里塞，紫红的小果子真
甜，比三月泡好吃多了。
原来桑叶树还能结果子吃，后院有些荒凉，除

了那棵桑叶树，还有一面长满青苔的老墙。桑叶树
靠着老墙，有些枝桠已经伸到墙那边了。要摘桑
果，定是要走下那青石台阶，轻轻踮起脚尖，踩过
那小天井被雨水浸后长出的滑溜溜的青苔，再伸手
慢慢攀下桑树枝条，小心翼翼折下那些熟透了的果
子，不能用力拉，果子熟透了，一碰就掉。望着老
墙外面的枝条，多次想爬上树去摘，却又担心树会
压断，只好走出巷子，从街上绕个转，跑进另一条
巷子，走到老墙的后边，果子却早就没有了，只有
枝条上的绿在轻轻摆动。
因为一直喜欢养蚕，渐渐地，班上同学都知道

我家有棵桑叶树。开始，他们诧异我养蚕的桑叶那
么好，那么大，那么翠，是从哪儿来的？于是，我便试
着在放学后带同学来到后院，有几个女同学胆子大，
爬到树上摘桑果吃，让我又担心又紧张，我担心她把
我的桑果摘完了，自己吃不着，还会被姐姐骂，又怕
她摔下来。带了几次同学，便没敢再带，桑叶树，依
然是我们几姊妹独有的风景。
后来有一天，爹娘说，要把天井那一块修房子。

也就是说，桑树保不住了。砍树那天，我站在屋檐
下，默默看着爹爹手里一挥一挥的斧头，看着那棵给
我们带来很多收获和欢乐的桑叶树，留恋不已。
现在，乡下的果树已长得非常好。春天樱桃树

开花，梨树开花，李子树开花，桃树开花，夏天和
秋天，都有了果子吃。有了这些果树，我心里稍微
有些安慰。年少时的生活是贫瘠的，可是到现在回
味起来，是多么美好纯真的一段岁月，哪怕，是一
个站在桑树下仰望紫红果子的画面，都是那么美
好。
生活，终究是美好的。
后院那棵桑叶树，成为一段怀念的岁月⋯⋯

后院那棵桑叶树
宋梅花

沉思 李陶摄


